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
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
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
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A35

卜可卜可 于小千于小千 著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沧海桑田，黄金依旧
在二战结束之后，也就是 20世纪

50年代，美国有两个士兵当时就拿到
了美国政府的一些补助，两人各拿了
35万美金。拿到 35万美金之后，这两
个士兵中的一个把 35万美金兑换成了
黄金，按照当时每盎司 35美元来计算，
他用 35 万美元兑换了 1 万盎司的黄
金。而另一个士兵没有进行任何兑
换。后来这两人相约出海钓鱼，在出发
之前，其中一人把自己那 1万盎司的黄
金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另外一个人则
是把 35万美金放在保险柜里。非常不
幸的是，他俩在钓鱼的过程中遭遇了海
难，两个人流落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
上，在那里生活了将近 40年。2007年
终于回来了。其中一人打开保险柜，里
面的 1万盎司黄金，按照 2007年每盎司
800多美元来进行结算，折算成 800多
万美元。而另外一人还是只有当初的
那 35万美元。

从 1970年以来的 30年历史来看，
黄金抗通胀的特性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的那么好。确实，应该说从 1970年美
元脱离了金本位制度之后，黄金从
1970年到 1980年走出了第一波牛市，
到 1980年达到了第一次历史高点——
850美元。但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同
期的物价水平上涨了多少，CPI指数上
涨得更多。从这个方面来看，黄金并不

是完全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可是我们如果拿 1980 年开始到

2010年计算它的总体涨幅的话，现在它
基本处在1200美元的高位，可以说在这
30年间，它上涨了将近 50%，在和同期
30%的通胀相比，如果我只取后面那一
段牛市，它明显是可以抗通胀的，就看您
怎么取这个时间段了。

从黄金的价值来讲，1975年黄金的
价格是 200美元左右，到了今天大概是
1150 美元。相隔 35 年，黄金涨了 5.5
倍。如果按每年CPI的增长速度 5%与
通货膨胀率 5%来计算，这 35年的物价
也上涨了 5.5倍，从长期来看，黄金还是
具有一定抗通货膨胀作用的。

也就是说，在对于黄金到底能不能
抗通胀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人、不同的
时间段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另外，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毕竟黄
金的国际价格是与美元密切相关的，从
美元中长期走软的这一趋势以及通货
膨胀持续存在的角度来考虑，金价也是
有持续上涨的动力和理由的。

黄金坐镇中场，攻守兼备
在我们普通人的家庭理财里，是不

是都必须要考虑黄金呢？首先，我们应
该明确黄金在整个家庭理财的布阵当
中，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此，
我特意请教了一位业内专家。为了便
于理解，我们把家庭资产配置比喻成一

支足球队，让不同的投资产品待在最适
合自己的位置去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
收益。

在这支足球队里，具备基础保障性
功能的保险产品可以充当家庭财富的
守门员。风险和收益相对较低的国债、
存款、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银行理财产品
可以充当后卫。股票、股票型基金以及
外汇、期货等风险和收益相对较高的投
资品种可以充当积极获利的前锋。

那么黄金可以放在中场的位置，
它进可攻退可守。黄金这一投资品种
是相对比较特殊的，或者说是比较全
的，它既有风险比较低的实物金，也有
黄金一年交易利用了杠杆这种高风险
的形式。所以说黄金可以放在中场，
根据投资者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去选
择，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基
础投资品种，还是把它看做一个赚取
更高收益的、激进的投资品种呢？我
觉得黄金是一个比较有想象空
间的投资品种。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生活
喜剧

江湖
传奇

21

老范逼秦琼交了四十元罚款
快下班时，有人找老

范，叫他去后院。他到后
院一看，秦琼正围着他的
电 动 车 和 破 电 瓶 来 回 打
转，一见老范，气哼哼地鼻
子都快贴到老范脸上了：

“你这啥破车？！”老范发现
自己的车歪倒在地上：“我
车咋碍你事了？”秦琼指点
给他看：“你这啥破胎啊，
走两步就撒气；还有你这
车座——我借你五块钱你
去戴个套行不？这大热天
儿都烫屁股！”秦琼还在气
头上，踹了电瓶两脚：“最
可气就是你这电瓶！”老范
连忙制止：“这贵重玩意儿不能踢！”秦琼问：“你说你
都充一天电了，咋还把我撂半路上了呢？”老范表示认
同：“都怪我这破车，也把我撂道上好几回了……”刚
说两句一下反应过来了，“哎，不对啊，你没跟我借车
啊！”秦琼敷衍：“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使你点儿
东西还得开口啊？”老范追问：“那你上班时间没经允
许骑着我车买啥去了？”秦琼躲闪：“你咋管这么宽
呢？”“请假了没？”秦琼嘴硬：“请了！”老范一伸手：“请
出示假条。”秦琼软了。

老范要找周岚汇报，秦琼赶忙一溜小跑追上去，把他
拦住。“老范……老范！这点儿事麻烦周总干啥？”“因为
你刚才侮辱了我的车。”老范不依不饶。“那……那我跟你
道歉不行吗？别找周总啊。”老范义正词严：“我就问问周
总你请没请假。你要请假了，我的车耽搁你办正事，我跟
你道歉；如果你没请假，还偷着骑我的车出去买东西，那
你就得跟我的车道歉。”“行行，我没请！你那老爷车我也
惹不起，以后我也不沾不碰了，行吧？”

说完要走，老范拦住：“别走啊，没交罚款。”“交啥
罚款？”“规章制度上写着呢，无故迟到早退中间溜号
办私事的，一律罚款。”秦琼说：“你没搞错吧？我堂堂
厨师长出去买点儿东西交啥罚款？”老范说：“我还是
周总娘家哥呢！上回迟到不也交了二十？”秦琼一愣：

“瞅你那样，掉钱眼里了。行行行，我也交二十！”“谁
跟你说你交二十的？规章制度上写着呢，罚款要跟级
别挂钩。我是普通厨师交二十，你肯定多。”秦琼郁闷
了：“我咋就多呢？”老范扳着指头给秦琼算：“摆事实
讲道理，咱们可以算啊。哈尔滨咱这么大规模的渔村
有几家？就一家。咱这家酒店老总有几个？就一
个。那周总得算个处级吧？”

秦琼听着有点儿蒙：“得算，手底下一两百号人
呢。”老范说：“我虽然是个普通厨师，比你职位低比米
粒儿职位高，还算处级领导娘家哥，我这……算个主
任科员级别够吧？”“够吧……”“我上回迟到交罚款交
了二十，如果是小杨小姜这些做大菜的厨师旷工，这
得算股级，就得交四十。这没错吧？”秦琼点头。“你比
他俩职位高，不但是大厨还是厨师长，股级上头是
科、处……你算个副处，不委屈你吧？”“嗯，级别是到
了……你到底想干吗？”老范说：“他们要交四十的话，
你得交八十……一百六！”秦琼吓一跳：“干啥我就交
一百多罚款啊？你那算法不对！周总要是处级，那财
务总监啊人力总监啊才是副处，人家管我的，我低。”
老范说：“那交八十。”秦琼搜肠刮肚，继续狡辩：“像赵
薇薇那样的前台经理，应该算科级，她迟到了才得交八
十。”“哦，你科级也不算？总不能跟我一个级别吧？”
秦琼无奈：“我……肯定要比你高一点点……
我交四十？”

秦琼交了四十元罚款，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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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太太的秘密
凤儿只是挣扎。赵元庚越发乐

呵。他们乐得张副官都羞了，低下头，
不行，还是觉得自己碍事，打算走开，却
听到凤儿“呃”了一声。抬起头来，发现
她的脸抽紧了，美色顿时消退，一阵丑
陋飞快掠过；这丑陋是女人们为生育繁

衍所付出的代
价。凤儿是在用
全部力气压住一
阵怀胎的反胃。
赵元庚没留神到
这个突然变丑的
凤儿。

当天傍晚，
张副官在大奶奶
淡云的房里看见
凤儿。她脸色暗
黄，喘息不均，却
端坐在那里看其
他四个奶奶打
牌。

这个院子是各有各的昼夜，四个奶
奶的白昼一直延续到五更，那时赵元庚
的白昼已经开始。

李淡云站起身，拿过水烟袋，张副
官的火柴已擦出一朵火苗来。

“五妹的翠耳坠是刚得的？”二奶奶
问道。她失宠多年了，反倒有种享清福
之人的自在，语气也不酸。“那还用说？”
三奶奶看看凤儿。她一个晚上都想说

这副耳坠子，终于有人替她说了。“看着
就是好东西。”“眼皮子这么浅！”四奶奶
说。“好东西关你啥事？”二奶奶说：“你
们不都有那一年半年日子尽收到好东
西？一年半载一过，他的新鲜劲头过去
了，你就没好东西了。五妹子，趁他现
在肯摘星星月亮给你，叫他摘去。过了
这村可没这店。”“没准五妹妹不同呢！”
三奶奶说。“不同也就是三年两载。我
话撂这儿了。只要天下的妈还能生出
五妹子这样的俊闺女，他的新鲜劲头就
会往外跑。他不是也往咱们身上堆过
金、银、珠、翠？”“怪不得他整天派半个
跟班跟着五妹妹。”“那是跟着首饰。”三
奶奶说。“对了，都说这回去湖北打仗，
要带上五妹妹。”“那他可得两头忙；白
天冲锋撤退，晚上还得在床上冲锋，让
五妹妹生儿子！”四奶奶说。“他在窑子
里学的那些把戏，翻腾起来能玩大半
夜。还得让你叫唤呢！”三奶奶说。“五
妹妹，他在床上打冲锋，你给他吹号算
了！……”

几个女人就笑啊笑，一面你拍我一
巴掌，一面我踢你一脚。李淡云看一眼
局促的张副官，抿嘴一笑：“咱这儿还有
个童男子呢！”三奶奶不理会大奶奶，问
凤儿：“他把你累坏了没有？”“四妹，掌
她嘴！”李淡云说，咯咯地乐着，看看张
副官，又看看凤儿。“那能不疼？就是十
斤大蒜，那么捣一夜，也捣得渣都没
了。”凤儿说道。

所有人都没料到她口那么粗，说起
来样子嘎头嘎脑，全然不懂这是见不得
第三个人的话。大家愣了一会儿，全仰
脸俯脸地大笑起来。张副官向李淡云
一低头，转身走了出去。

三奶奶指着张副官离去的方向，一
个劲儿地想说什么，又笑得说不出来。
凤儿站起来，说尿都快笑出来了，这一
刻非得去上一趟茅房。

走在廊沿上的凤儿再也憋不住
了。她蹲下身，让喉咙松开。一股酸苦
的水涌上来，直泻到廊沿下的凤仙花
上。又呕了几下，仍没呕出太多东西，
但是一点力气也没了。刚刚站起，她一
惊，发现身后有个人。

“这样瞒下去不是事。”张副官用呼
吸说道。“肚子很快会大起来的。”凤儿
不说话。看着耳房的灯光投在地上的
雕花窗格。“五奶奶……”“你等啥呢？
还不去告密？！”“五奶奶，你别拿我当赵
元庚那样的人。”“那你是哪样的人？”张
副官不说话了。“我连他都不要，会要他
的副官？”凤儿狠狠地说，把“副官”二字
咬得极其轻贱，你可以听成“太监”，或
者“跟包”。“要说防范人，我表哥有一万
个心眼子。你算不过他的。”

凤儿突然转过脸，从那窗子透出的
灯光在她的鼻梁上切了一刀，她的半个
脸很是尖峭。谁都得承认这是
个不多见的漂亮女子，漂亮到祸
害的地步。

李南李南 著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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